
王海波
“秋老虎”还没来得及握住肆

虐的机会，就匆匆而过，天就这么

凉了下来，晚饭后走在林荫道上，

心情自然格外舒爽。突然有一叶

轻抚飘来，从头顶，从肩膀，滑落到

了手心——一叶飘秋！蓦然，思绪

放飞，无法抑制，沧桑尽管剥落着

青春的容颜，然而执着始终追随着

跋涉的足迹，失落与希冀，漠然与

笑靥，浓缩进了眼前这一片飘零着

的、略带红色的落叶里……

童年，泥泞的乡间小路，淳朴

的农家伙伴，斑驳的乡村木屋，慈

祥的农舍老人，一切的一切，都是

时间隧道上最素最淡的特写，然

而，就是这一切的一切，在我的骨

子里烙上了最纯最真的印记，演绎

成了我的品性，演绎成了我生命中

最易燃烧的原动力。

少年、青年、壮年，再到暮年，感

叹时间的悄然流逝，感怀生命只能

成为一个匆匆过客。手捧着这一叶

落索的飘秋，顿生了些许无谓的伤

感：秋天是叶的暮年，秋天又何尝不

是生命的暮年！从孜孜不倦的少年

郎走来，跨越了意气洋溢的青年，步

入了埋头耕耘的壮年，眼看着就到

了暮年……

不知何缘，伤感转瞬，被连根拔

去，不断延伸着的视线里，隐约浮现

了那直面绝壁，不回避命运落差，方

得以呈现壮观的瀑布，油然的敬仰、

油然的浩气从心底涌起：秋天，叶的

飘落不是暮年，而是它挣脱紧束身

躯的枝头，敢于给自己一个乘风的

机会，何等壮美！自然，秋天更不

是生命的暮年！“蜡炬成灰泪始

干”记载的是蜡烛的无私；“粉笔

成尘意飘尽”刻印的是粉笔的坦

然；“俯首甘为孺子牛”挥洒的是

人心的崇高……现如今的一叶飘

秋，大有“化作春泥更护花”豪情，这

传递的不正是生命的意义吗？根根

银丝、条条皱纹，倘若能融进这样的

无私与坦然，这样的崇高与豪情，即

使真的到了那生命的暮年也绝无伤

感可言了！

在老年大学的这些日子里，我

幸运地遇见了很多与过往一样或不

一样的人和事！虽说是暮年，他们

同样也是有理想，有追求，有情怀的

社会人，每一个前行的脚步自然而

然地融入到了这个和谐社会的进程

中，并且成了国家建设，特别是精神

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

只是这一特殊的群体里多了一分专

注、淡定、乐我所乐的人生境界。老

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这难

道不正是我们人类该共同追求的远

大目标之一吗？

一叶飘秋同样值得尊重和拥

有！此时的心境仿佛一种来自净土

的音乐——宁静而圣洁！只要秋实

撑得起生命的厚度，优雅地老去，就

不会只是梦想，在沐浴着秋的雨巷

间，定能走出一个优雅的自我。

秋意渐浓，夕阳正红！

捧住一叶飘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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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甫
清道光咸丰年间，有仙居、平

阳农民来忠义乡（即现时松岙、裘

村、莼湖三镇）银山岗东麓、南麓

一带荒山野林间开垦种植。数年

以后，这批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

歹人。他们嫌开垦费力、种植费

时，开始到附近各村行窃。银山

岗脚下陶坑、何家、西王埭、西岙、

莫家、葛家弄、里城、黄荆滩、小湾

塘等小村成了重灾区。

忠义乡当时比较富庶，村民

防盗意识也不强，致使盗贼屡屡

得手。最后欲壑难填，小偷小摸

逐渐变为了抢劫掳索。以张凤祥

为贼首，设寨三坵田、大石坑等

处，横行为盗。

三坵田在银山岗南麓，距离

陶坑村约五六里。进山的路沿陶

溪上游的山涧走。山道七拐八

拐，左边涧水哗哗，竹木浓荫，平

常很少有人出入，一派阴森恐怖

的样子。沿涧多大石，石头表面经

水流千百年的冲刷光滑异常。随着

山势升高，隔几步就成一小潭，每个

潭边都是一架小瀑布。再往上，两

边出现石墈，其间还有几段古墙

垣。跨过山涧上的小石桥就是一处

平地，这里便是三坵田。贼首在此

安寨以后，强迫周边百姓定期送钱

送粮送衣送物，谁家反抗谁家就倒

霉。他们还经常下山强抢民女，百

姓恨之入骨，诉于乡官。乡官差乡

丁去拘捕，却连寨子也进不了。三

坵田地势险恶，强盗利用地形，在高

处垒积大片石头，再用葛藤缚住，若

有人进攻，只要割断葛藤，乱石就飞

奔而下，所以乡丁去清剿过数次，均

以失败告终。

咸丰六年（1856年）冬，张凤祥

掠鄞县蔡家墩，掳殷户蔡诗洪父

子。蔡诗洪的儿子死在去山寨的途

中，归寨后贼人焚其尸。他们将蔡

诗洪关在山寨里，索钱 1300贯，收

到钱后蔡诗洪被放回家中。诗洪家

人密诉军门，把总林某说：“养兵千

日，用兵一时。吃穿皇粮，若不为民

除害，要我等做什么？”当即传令下

去，提标精兵百数十人直奔三坵

田。到了以后，果真山上飞石倾泻

而下，不得进。忠义乡派遣的向导

中有汪某，松岙人，此人善登攀，绰

号“上山兔”，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熟

悉，献策于林：留少许军士在隘前山

涧对岸，佯装商研进攻方略，主力走

小道往松岙，绕到三坵田背后高地

上，宰杀盗贼十余人，群盗始惧。此

时民团也赶到，两拨人手执大刀、长

矛从上面冲下来，喊杀声惊天动

地。虽然这些强盗多系亡命之徒，

但毕竟是乌合之众，怎么敌得过训

练有素的提标精兵，吓得团团转。

寨前又有官军守着，想逃无路，于是

乱窜乱撞，有的躲进山洞，有的跪地

投降，只有小数头目和顽固分子作

困兽之斗。把总吩咐将拒不投降者

就地诛杀，然后一把火烧了这个强

盗窝。

三坵田上墈有一古寺，原名龙

树庵，道光年间改名天福寺。张凤

祥占山筑寨后，把天福寺作为后

寨。官军围其寺，搜得十余盗，戳其

半以示众。寺中被掳妇幼数十人，

俱放还。把总向军门报捷，提督命

令将大小头目押解至明州府听候发

落，愿意改过自新的小喽啰，遣返原

籍，三坵田强盗就此剿灭。

时过160多年，今天的三坵田境

况如何？陶坑村后建起了银峰水

库，坝前绿草茵茵，是陶坑村一道亮

丽的风景。从这里到三坵田修筑了

机耕路，长约2公里。天福寺毁于咸

丰年间，后来在原址修建了银山禅

寺。三坵田海拔232米，现修筑了登

山简易步道，到银峰1800米，小蟠龙

1100米，银山矿洞 900米。近年，走

三坵田古道、访银山岗矿洞，继而看

最美风车公路，已成了一种时尚。

三坵田强盗剿灭记

舒志芳
我的“宝马”，就是那辆陪伴

我多年的26吋永久牌自行车

关于“宝马”，还有一段有趣

的故事。那是 2009年“十一”长

假过后的一天，一位老同事急着

要去区农林局核实一份资料，这

边催着，那边等着，步行怕来不

及，又没有汽车，于是他第一时间

向我借了自行车，以最快速度骑

到农林局。归还时他笑容满面地

对我说：“舒老师，你的‘宝马’真

管用，帮了我的大忙，谢谢！”我的

自行车就这样被同事一骑摇身成

了“宝马”。从此，其他同事也开

始管我的自行车叫“宝马”。

自从有了这个头衔，我的自行

车“身价”连升三级，电动自行车、摩

托车、小轿车都得“让”它三分。每

当我骑上这辆自行车，同事们就会

“忌妒”地说：“还是你的待遇好哇！”

他们因工作需要时，都会毫不迟疑

地向我伸手要“宝马”的钥匙。

自小学五年级至今，不同品牌

的自行车陪伴了我五十多个春夏秋

冬，我与自行车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 1969年，我当兵的第二年，临

时担任连队上士，每天天刚亮就要

在高低不平的黄泥路骑上七八公里

的自行车到镇上买菜，风雨无阻。

转业后在银行工作，自行车也是我

最钟情的交通工具，无论去开会还

是搞调研，城区和邻近的乡镇，我也

是骑自行车前往，为此同事会半开

与玩笑地说：“跟老舒出门，就当骑

车夫吧！”

2003年 12月离岗退养后，我

爱上了地方志的编纂。在主编《奉

化军事志》《鄞州军事志》《鄞州检

察志》时，靠的就是这辆永久牌自

行车，它伴我走过奉化和鄞州的山

山水水，带我进过许许多多机关乡

镇，领我采访过百位老军人老干部

老职工。

2008年 10月，《鄞州区志》编

辑部组建，我作为政治部类的责任

编辑继续骑着这辆“宝马”驰骋鄞

州城乡，到鄞州各部门和单位搜集

资料。每到一地，我都为自己的这

辆实惠管用的“宝马”而自豪。粗算

一下，这期间的两年多时间，我骑

“宝马”去了 40多家单位，累计跑

了 320多公里，我的“宝马”也在

纵横驰骋中焕发着生机与活力，越

来越显示出它的便捷、高效、低碳

的功力。

如今，我已跨入古稀之年两年

有余，“宝马”仍然是形影不离的好

朋友，我仍然骑着它驰骋在修志编

史的路上。

我和我的“宝马”
秋实
老底子奉化被称作为“三佛

地”，境内濒海多山又有平原，所

以奉化人很有口福，既可品尝到各

类东海海鲜，也可吃到山珍美味，

境内的溪河江湖同样盛产河鲜。过

去，用淡水中产的贝壳类生物做的

家常菜如“咸齑卤烤田螺”“葱爆螺

蛳”“葱花黄蚬汤”，都是奉化城乡居

民家里传统的家常菜，如今这些家

常菜已很少能在寻常百姓餐桌上见

到了。

记得小时候去剡江边的外婆

家，最喜欢的就是和表兄弟们一起

去沙滩上挖黄蚬，两三个小孩一个

下午就能挖上一淘箩。拿回家放在

清水里养一养，让其吐尽沙粒。第

二天中午洗净后，用爆油一炒后加

清水煮沸，撒上盐和葱花就做成了

一大碗透骨鲜的黄蚬汤。

过去，奉化城乡各地的菜市场

上田螺、螺蛳、黄蚬都有卖，有经验

的主妇挑黄蚬一看就知道，颜色鲜

黄的是溪坑里江里捕捞的，表面颜

色乌黑的是河里捕捞的，河里的黄

蚬做得不好就会有股泥腥气，这跟

生长环境有关。

上世纪 70年代初从部队休假

探亲时去外婆家，本想再约表兄弟

一起去剡江边挖黄蚬，却被告知自

从上游造了一座小化肥厂后，剡江

里再也挖不到黄蚬了，当时还不知

道有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环境这一

说。小化肥厂关停于上世纪 80年
代，至今已有近 40年了，剡江里依

然见不到黄蚬，可见工业污染对环

境造成的破坏有多么严重。

如今奉化城乡菜市场上，别说

黄蚬，连田螺、螺蛳等水产也是很少

见，偶而有一摊卖螺蛳的，向摊主一

打听，原来是从安徽或河南等地运

过来的，买回家一炒，总感觉这外省

的螺蛳味道，总不如奉化本地的来

得地道和鲜美。

近年来，政府部门下大决心实

施“五水共治”，让人们看到了恢

复自然生态的希望。既要金山银

山，又要绿水青山，我们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也要为后人想一想，共同

行动起来保护生态和环境，也为后

人留住一些传统美食，留住一些美

好的记忆。

黄蚬的记忆

董荣华
失忆的桥段经常出现在电视剧

里面，一般现实生活中很少见。但

使人不敢相信的是 60年前，刚刚初

中毕业的我，竟经历了一个至今难

忘的失忆之夜。

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大哥，年

龄比我大 24岁。上世纪四十年代

初，为谋生计，他远离家乡闯荡在

外，最后落脚在上海一家国营果品

公司。我们兄弟俩一直未曾见面，

待我读书识字会写信了，才开始有

书信往来，他还曾经给我寄过一支

上海产的钢笔。1959年，我初中毕

业，征得母亲同意后，与同村一青年

一起去了一趟上海。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加

上去的是大城市上海，心里非常高

兴。那天傍晚时分，我们在宁波轮

船码头乘上了驶往上海的民主四号

客轮，买的是五等舱船票。上船安

顿好后，天也渐渐黑下来了，我能清

晰地听到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我

这个人从小就活泼好动，坐了没多

久，就开始从五等舱走到轮船的底

层，那里是面积很大的通铺舱，很多

旅客席地而坐，热闹极了。到晚上

11点光景，轮船开始晃动起来，据

旁人说是到了大碶小碶这个地方

了，那里已经是属于公海了，海深浪

大。我一个人带着好奇的心情，跑

遍了船上允许旅客进出的地方。

大约午夜一点多钟，轮船慢慢

地驶进了黄浦江，隐约看见了上海

外滩的夜景，那明亮而又五光十色

的灯光照得外滩如同白昼。

船靠岸后，我与同村青年在外滩

分别，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脑子突然一片空

白，忘记了大哥在四川南路的家庭住

址，脑子里只有他工作单位的延安东

路，并且把四川南路几弄几幢的门牌

号码，套在了延安东路上。我一个人

孤苦伶仃地在延安东路上来回徘徊，

又冷又饿，双脚像灌了铅似的，挪不

动脚步。路上行人稀少，也问不到确

切的地址，于是我真的害怕起来，茫

茫然不知所措，似漂泊在大海中的一

叶小舟，无助极了。

朦胧中，又过了半个小时，豁然

间，我的大脑开了窍，突然恢复了记

忆，蹦出了四川南路大哥家的门牌

号。后来，我终于来到了大哥家里，

当我看到与我相貌相似的大哥时，

真是悲喜交集，各种滋味一齐涌上

心头，情绪差点崩溃。

失忆之夜

■民间传说

■生活七彩

■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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